
 

港府推行「普教中」八年，為何父母仍憂心忡忡？ 

 

                          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 

                                                    

香港自 08年推行「普教中」，花費超一億八千萬。八年過去，有

孩子表示不快樂，調查反映學生語文能力未有明顯改善，部份學校更

開始停止「普教中」，問題到底在哪裡？ 

在小學用普通話學習中文一年後，9歲的香港女孩賴柏晴越來越

不快樂。媽媽發現，女兒在學校聽老師用普通話讀完課本，但回到家

溫習默書，「自己錄音，都是用回粵語錄」，而且，柏晴越來越不願意

主動拿起中文課本閱讀。 

「因為普通話不是我經常講的，所以我不是太喜歡普通話。」現

在讀三年級的柏晴害羞地對端傳媒記者說。柏晴媽媽也越發懷疑，「普

教中」的教育政策是否適合孩子。 

自 2008 年開始，香港公營機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

常會）開始在中小學推薦推行「普教中」，即在中文課上以普通話教

學，截至 2005年，香港只有 209間，即 16.3% 的中小學以普通話作

為中文堂的教學語言。然而八年過去，這個計畫的最重要參與者 —

— 部份學生卻沒有像預期中學到更多，反而和語文愈走愈遠，而家

長的質疑聲音也越發強烈。 

與此同時，參與「普教中」的學校數量也開始下跌。以推廣粵語

為目標的團體「港語學」自 13／14 學年開始調查香港中小學「普教

中」情況。最新調查結果顯示，15／16學年「普教中」學校數目下跌

了 0.9%，即減少了約九間。小學由 74%下跌至 73%，中學亦減少了

1%至 30%，為八年來首次跌幅。究竟「普教中」這一教育政策緣何而

起，又出了什麼問題？ 

「普教中」擴張迅猛，家長憂慮教學成效 

「普教中」可追溯至 1999 年課程發展會議發表的《香港學校課

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該文件提及，香港作為中國面向世界的

窗口，要把握良機，保持優勢，因此需要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

標」，確保香港人的兩文三語能力。 

當時，響應這一「遠程目標」的學校為數不多。直至 2008 年，

為政府提供語文教育建議的「語常會」正式設立「協助香港中、小學

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畫」，並由政府注資二億元作為



 

資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學校才開始猛增。 

計畫指明，「普教中」需要有超過 50%以普通話為中文科授課語

言，授課老師則需持有中文科教師資格及普通話教師口試要求，或考

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乙等或以上的成

績。 

根據《小學概覽》及《中學概覽》，第一屆受資助的「普教中」中

小學佔全港 20%，即 220間學校。八年過去，超過 50%，即 510間中

小學正在實施「普教中」。根據「港語學」調查，在 2015-16年度，全

港 73%的小學和 30%的中學推行普教中，有的是全部班別推行，有的

是部分班別。 

而立法會的資料則顯示，截至 2016年 7月，由「語常會」先導

推行的各項支援花費約一億八千萬元。 

柏晴就讀的沙田崇真學校於 2007年推行「普教中」，二年級共 4

班全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計畫實施一年後到任的洪細君校長，更於

2009年正式申請成為受資助推行「普教中」的小學。洪細君相信，學

生從小學習普通話較理想，因為學生不會害羞、而且記憶力好、對未

來發展亦有幫助：「多學一個語言，還要是國家語言，是很值得的，

將來不管是娛樂工作旅遊也會有用，能聽亦能說，這個溝通能力對小

朋友來說是愉快又實用的。」 

然而，「語常會」委托香港教育大學（前教院）在 2015年 2月完

成的終期報告指，沒有明顯證據顯示普教中對中文學習成效有正面或

負面影響。政策不但沒有明顯成效，更令部份學生如柏晴般減低學習

中文的動力。究竟普教中這一教學政策為何失敗？ 

洪細君後來也發現，教學效果並不能惠及所有學生。她習慣每天

在學校大門迎接學生，和家長交流。2015年，一位一年級學生的家長

主動向她表示，「好擔心『普教中』，不知道怎樣和子女溫習」。其後，

表達意見的家長增加至四位，令洪細君開始思考「普教中」的未來發

展。 

柏晴媽媽正是其中一位憂心忡忡的家長。她原本期待，女兒藉「普

教中」提升普通話的聽說及寫作能力。一年過去，她發現柏晴和講普

通話的親人交談的確流暢了，但她對普通話的抗拒程度亦同時上升。 

最大的障礙在於：因為普通話非母語，柏晴在運用語言上需要先

從廣東話的角度思考，再翻譯為普通話，令她「繞多一圈」，繁複的

思考過程大大減低柏晴的學習動力。柏晴媽媽說，女兒曾因默書分數



 

不理想而悶悶不樂，「她說自己雖然溫習過，但仍然混淆了（普通話

和粵語的）不同字詞」。 

為了解全部家長的意見，校長洪細君遂分發問卷，並舉辦座談會、

諮詢會，講解「普教中」的好與壞。在考慮師資、教學資源等條件下，

洪細君決定由今年 9月的新學年（即本學年）開始，讓學生可自由選

擇以粵語或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 

採取「靈活選擇」模式後，這間小學二至四年班的「普教中」的

班別大幅減少：二年級從四個班跌一個班，三年級從五個班變成兩個，

四年級則從五個班變成三個。 

洪細君認為彈性安排並非走回頭路：「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我為

何要堅持一個政策呢？」 

柏晴媽媽問了女兒意見後，也為女兒選擇「粵教中」班別：「她

某程度上是有得益的，但權衡輕重後，我覺得學中文應該是用最直接

的思考模式，希望她以最簡單的方法做最好的自己。」 

「普教中」理據之爭 

究竟用普通話或粵語來學習中文，效果有何不同？「語常會」於

2003年 1月公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指出，「以普通話

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他們在中文寫作方面

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證據

支撐，報告又指，未有確實證據證明「普教中」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

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更發現「普教中」學生的中文能力與「粵教

中」無分別，甚或更差。 

然而，「語常會」仍然表態全面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以使用普通話

教授中文科為長遠目標。「港語學」認為，香港推行「普教中」是「政

治任務」，「你可以看到是全國政策，中共統一文化的手段。」2011年

12月，廣東省政府通過《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規定全省

的廣播電台、電視臺和網絡音視頻節目均需以普通話作為基本用語，

而使用方言（即廣東話）播音的，則需由經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省

廣播電影電視部門批准；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也必須以普通話為基本

用語。 

謝錫金教授現任港大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他曾於 2000-2002

年度擔任「語常會」委員。他對端傳媒記者回憶說，當時並不贊成「普

教中」。他解釋說，小朋友 10歲以前都應該以日常生活學習為主，若

在小學階段施行「普教中」，不懂普通話的家長會無從入手，減少家



 

庭教育，還可能降低小孩子閱讀理解能力。 

「學校是一個老師對三十個學生，而家庭則是一個學生對六個成

人。如果家長因擔心自己的語言不準確而拒絕教授子女，代價是很大

的。」謝錫金說。 

支持「普教中」的一派，常以學習普通話能夠提供寫作能力為理

據，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林建平是其中一位。

他一直支持落實「普教中」，在早前明報訪問中指，普通話屬現代漢

語的口頭形式，與書面語「一紙兩面，高度結合」，不同於粵語書面

語及口語有不同，故學生說話至下筆時不用再轉化。 

這種「我手寫我口」的理念發源於清末民初的變革思潮，主張以

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在五四運動中蓬勃發展。不過，要做

到「我手寫我口」，是否一定要利用普通話？謝錫金對此則持不同意

見。 

謝錫金指出，目前的香港中文教科書都以標準中文書寫，亦能以

廣東話朗讀。他對端傳媒記者表示，有一段時期從中國內地來港的人

多主張「我手寫我口」， 那批人絕大多數是在文革時期流亡海外的知

識份子。 

「他們是讀書人，故此文筆優雅，你現在去廣東道問一下，看看

他們是不是我手寫我口？」謝錫金反問道。 

他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對於中學或小學學生，都沒有研究數據證

明，以普通話學習中文能改善寫作。 

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 

具爭議的「普教中」計畫推廣八年，參與學校此前一度急升，但

從去年開始，已出現回落趨勢。教育局至今沒有正式統計參與普教中

的學校數量，端傳媒綜合「港語學」和的相關研究報告的數字發現，

自 1997年至 2014年，普教中的中小學從 10間上升至 519間，但至

2015年，已經回落至 510間。 

有不願意透露名字的官立學校校長對端傳媒表示，今年小一開始

取消「普教中」，因為「未見到學生有顯著改變」，而同時，在編排師

資上亦有困難，「普教中」需要特定的中文老師，這意味著，原本經

驗豐富的中文老師因為不懂普通話，而不能教授「普教中」班別，未

能就著個別老師的強項分配師資。 

對於「普教中」的未來發展，「港語學」認為會逐漸式微。「教育

局以「語常會」推廣「普教中」已經是最後的可用手段，但學校數目



 

仍然下跌。」「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對端傳媒記者表示，加上多份

報告證明這一教學模式沒有顯著效用，教育局已很難再大規模推行

「普教中」。 

不過，謝錫金則認為長遠來說，推行「普教中」沒有問題，只是

在小學階段操之過急推行，會窒礙孩子的學習發展。「普通話是國家

的語言，是應該學的，但不是在初小開始，小四開始成效會好很多，

想學生學好兩文三語其實不難，但現在胡亂去做會造成很多無謂的困

難。」 

對於語文寫作學習，謝錫金認為應以意義為主，而不是讀音：「如

果你只給他音，他很快就會忘記，若你給他意義，他要學其他語言的

音就會很容易。」 

而假若要學好普通話，謝錫金亦認為不需要把普通話作為教學語

言。「他們只是學另一種語言的音，其實不需要作為教學語言，只要

好好用課堂時間的 10 分鐘去讀，然後給他們光碟自己回家聽，那他

們的廣東話和普通話都可以很好。」 

不過，仍然有不少家長認同普教中的作用。小學四年級的陳溢頤

目前同樣就讀沙田崇真學校，她覺得「普通話的語氣，字眼都比粵語

生動，故此自己堅持選擇「普教中」 。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溢頤媽媽

則認為，在朗讀「小心翼翼」等字詞時，粵語除了較難表達意境外，

亦會影響子女的寫作，「粵語會說『你給我東西先啦』，與寫作的語法

次序不一。」 

柏晴媽媽同樣承認，粵語比較多「口語」，她曾問女兒會否用普

通話寫作更加好，但女兒卻給出自己的答案，「我手寫我心，當我在

學習這種語言時是直接和快樂的，我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是不同的」。

柏晴媽媽認為，或許每個小朋友都不一樣，但對她和女兒而言，大量

的閱讀已經能改善寫作能力，希望先打好小朋友的語文基礎。 

相比硬性規定學生「普教中」，謝錫金認為沙田崇真學校的彈性

安排比較適合，「其實是很合理的，中文成績好的學生可以用普通話

學，但有些學生用自己的母語學習是快很多的，通常是讓一班成績好

的學生去學。」 

 

資料來源：2016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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